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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朗克的悲怆后半生

悟理小言

普朗克(Max Planck，1858—1947)是量子力学的

开创者，他的一生，尤其是后半生，可谓悲惨凄怆

已极。

普朗克就读大学时，教授劝告他不要钻研物理

学，因为“ (古典) 物理已经发展完成，死了！”幸

而，他执意前行，大器晚成，于 42岁时(1900年)提

出了电磁波的破天荒量子化概念，不经意打开了潘

多拉盒子，触动了量子力学的萌芽与诞生。

1909 年，普朗克的首任太太死于(可能是)结核

病；但这突然伤逝，只是接踵而来的一连串不幸家

庭悲剧的开端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的大儿子

阵亡，次子曾被拘禁于法国(1914年)，次女难产去世

(1917年)；两年后，长女也因难产死亡(值得庆幸的

是两位孙女都存活长大)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普朗克座落于柏林的宅

第被盟军炸毁，居所与书房灰飞湮灭(1944 年)。同

一年，次子因行刺希特勒失败被捕，普朗克奔走

营救无果，于德国投降前三个多月(1945 年 1 月底)

遭处决。

爱因斯坦于 1919年 12月 9日给玻恩的一封信中，

写道：“普朗克的不幸深深打动了我。当我从罗斯托

克回来后去拜访他时，我无法忍住眼泪。他的举止惊

人的勇敢和得体，但人们可以看出他被悲伤吞噬了。”

(范岱年 译，《波恩—爱因斯坦书信集：1916—1955》)

在悲惨而几近绝望中，支撑普朗克一路走下去

的，或许是弹奏钢琴、欣赏音乐及广泛阅读。（许多

位我们熟知其名的近代物理学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

他们具备深厚艺术、文学和哲学涵养；当时柏林的

时代背景及文化氛围，应也有抚慰之效。）然而，更

坚定有力的支撑，应是来自当时欧洲的顶尖物理学

家和数学家同侪们。他们群星闪烁，不但为解决当

时观测到的，层出不穷的辐射(光子)与物质(原子、

分子、晶体)作用的繁复多彩现象而殚精竭虑，不时

相互讨论、合作、通信、切磋。他们还建立了家庭

之间的友谊，往往频繁互相拜访，因而对彼此的家

人也都熟识，并且互相关心、关切及鼓励。这些科

学内外的文化因素与时代精神及人格特质，想必都

是陪伴及扶持普朗克度过老年，直至九旬而仍能问

学不辍的生命力泉源。

(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林志忠 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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